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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过去 100 年的历程中，城市和区域规划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及职业。今天，欧洲共有 150 多所规划学院提供规划课程，

这些学院都是欧洲规划院校联合会（AESOP）的成员。然而，建筑师、土木工程师、地理学家和规划师仍旧在讨论为城市和区域发展培养人

才的合适途径。有的人赞成专业教育应以实践为导向，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夯实的理论教育是学术领域的必要条件。甚至在后者的阵营内部，

又分成了技术派，也就是将规划视作工程师或建筑师的领域，以及政策派，也就是认为政治地理和公共管理才是为规划提供最佳教学背景的

学科。然而，无论何时，无论由于政治上、经济上或单纯是学术上的原因，规划似乎都被视为危机，人们讨论规划教育的正确性的声音就更强烈。

例如，英国政府认为，公共部门过分干涉和控制的城市和区域规划阻碍了经济发展。而德国的建筑师则希望能够从地方政府行政岗位上的规划师

手中，重新获得当初失去的权力。

  本文描述了二战以来德国规划实践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并简述了影响规划教育的诸多背景因素。其中，多特蒙德工业大学有着欧洲首屈一指

的规划学院，现有 1 000 多名在校生，是综合型规划教育的典范。本文基于作者 40 年致力于推进德国和其他国家规划教育工作的实践经验而成。

Abstract: Over the last 100 years,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has evolved as a new field of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oday more than 
150 schools in Europe offer planning courses. They are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of European Schools of Planning (AESOP). However, architects, 
civil engineers, geographers and generalist planners are still discussing the appropriate approach to educate planners for cit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re are those who favour more practice-oriente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others who see the need for better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planning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Even within academia, the camps are divided between those, who wish to maintain planning as an engineering discipline, as a 
domain of architects or one of urbanists, and others who rather favour political geography or public management as the best academic environment for 
educating planners. Whenever, for whatever political, economic or just academic reasons, planning is seen to be in a crisis, the discourse on the right approach 
to planning education is intensifying. This can be observ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where the government considers excessive public sector led and controlled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to hinder economic development or in Germany where architects wish to regain the power they lost to better trained planners, 
who have successfully taken over the role of planning in loc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evolution of planning practice and education in Germany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sketches the manifold contextual 
conditions in the country that influence planning education. Planning education at the TU Dortmund, the leading School for planning education in Europe 
with more than 1 000 students is presented as an exemplary model for comprehensive planning education. The paper is based on 40 years of experience of the 
author in developing and promoting planning education in Germany and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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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规划由于政治、经济或学术方面的原因陷入泥沼时，人们

便开始反思规划的正确性。在英国和德国就有很明显的例子：

在英国，保守党政府认为公共部门掌控城市和区域规划，阻

碍了经济发展 ；在德国，尽管规划师已成功掌管地方行政中

的规划职能，建筑师仍希望能够从规划师手中重获权力。

作者基于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建立并推动规划教育逾 40
年的经验，试图从国际化的视角简要描绘出二战后德国的规

划实践和规划教育的发展历程。限于篇幅，本文只能对影响

规划教育的重要背景情况进行介绍。

2  德国规划和规划行业的诞生及发展

19 世纪最后 25 年在德国被称为“创建时期”（德文为

Gründerzeit），这是城市扩张的鼎盛时期。在德国，规划师

作为一种职业在这一时期初具雏形。为了应对社会对于人才

的需求，彼时已成立的科技大学的土木工程和建筑学院——

如卡尔斯鲁厄和柏林工业大学通过教授设计城市扩张方案、

铁路设施等技能，培养了最初的规划师群体。第一本规划教

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问世（Baumeister, Stübben）。彼时，

现代城市规划的先驱们正逐步涉猎一些大型设计项目（如汉

堡和科隆）（Schumacher, Stübben）。正因为这些项目，德国

的城市规划师在国际上赢得了较高的威望，收获欧洲乃至世

界领域的赞誉。一战后，包豪斯的设计师们将精力主要集中

在建筑和设计等方面，而希特勒却利用城市“空间”规划和

规划师们，通过建设帝国首都和其他工业城市来巩固第三帝

国的政权，这其中包括施佩尔（Speer）、吉斯勒（Giesler）、 
科勒（Koller）、古乔（Gutschow）、 费德（Feder）和 克里斯

泰勒（Christaller）等一系列著名的规划大师。在这一时期，

地方、区域和国家三个决策层级的规划体系逐步形成，规划

法也被修订了。尽管在大部分规划中，政治目标凌驾于人的

本质需求，但在政治和媒体的强力推动下，它们都得以实施。

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终结了这一切。

二战以来，规划这个职业在德国所面临的职责和挑战共

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都成为规划范畴和职业教

育目标的决定性因素。

2.1  1945—1960 年 ：重建城市
城市在战争中遭到大规模轰炸的蓄意破坏，大面积重建

成为这个时期德国城市规划的首要任务。公共服务设施和基

础设施亟需修复以便重新投入使用；新的学校和医院等待建

设；幸免于难的工业部门必须积极转型以适应和平时期的生

产需求 ；新型工业百端待举 ；数以百万计的东部难民涌入西

德，亟待安置。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西德逐渐融入西方

资本主义世界，而东德却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份子。久

1  规划教育——一个永不完结的故事

如何才能为城市和区域发展培养最合适的规划人才？这

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建筑师、土木工程师、地理学者和规划

师们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回顾历史，当急速扩张、建设新的

技术设施、在农业用地上大兴土木成为许多欧美城市城镇化

浪潮下不可逆转的趋势时，土地管理和工程部门便有了用武

之地。随后，建筑师也加入了建设大军，并利用建筑美学的

视角为城市建设增添了一个新的维度。建筑师的梦想不再止

步于建设一座功能齐全的城市，而将城市建设上升到了美学

高度。只要政府允许，他们可以利用任何一个实现梦想的机

会，为提升城市品质贡献自己的力量。商业和旅游产业从中

获益颇丰。但强大的资本力量使一些建筑师也无法避免与土

地管理和工程部门相同的命运，最终沦为地产商们哄抬地价

的职业帮凶。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城市发展和城市更新中，政府所面

临的情况更加复杂。于是，在英美两国以及后来其他的西方

国家，社会对能够处理这些问题的专业人才产生了巨大的需

求。在这样的压力下，高等院校不得不对人才培养的模式进

行反思 （Perloff, 1985a,b; Burns/Friedmann,1985; Rodriguez-
Bachiller, 1988; Rodwin/Sanyal, 2000; Udy,1999） 。这种反思

也得到了政府和学生的支持，因为他们也意识到，眼下的挑

战已经超过现有建筑人才的应对能力。在某些国家，例如德

国，职业领域的挑战日新月异，建筑系的学生也开始担心自

己的就业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多年实践和探索，城

市规划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应运而生，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

术和职业体系。相对于其他技术性学科，这是一门更加关注

社会、注重分析、视野综合的跨领域学科。如今，欧洲有

150 多所高等院校提供规划课程，并在全欧范围内成立了“欧

洲规划院校联合会”。2013 年，该会庆祝其成立 25 周年纪

念（Mironovicz, 2013）。中国的规划教育目前仍是建筑学院

的一部分，但从趋势上更接近地理专业，这和英国很相似。

诚然，对于规划教育何去何从这个普世话题的讨论，目

前总体可以概括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倾向于侧重专业教育

的实践方向，另一阵营则认为，整个行业对规划理论有一定

需求，所以规划教育应偏向于学术范畴。而在学术阵营内部

又有很多分歧，比如有人认为规划属于工程技术、建筑或都

市主义的一部分，也有人更乐于将课程设置与政治地理或公

共管理相接轨。

很多国家都在探索改善规划教育的方法，也有大量文献

用各种语言介绍相关内容，这却使读者对这个问题很难有全

面而清晰的认识（Fubini, 2004; Frank, 2006;  Davoudi, 2010; 
Kunzmann, 1985, 1990, 1991, 1999, 2004a, 2004b, 2008）。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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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久之，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和意识导向使分裂的德国

同时具备了不同的社会政治模式、发展目标、城市和区域发

展的特点和速度。

在此期间，建筑师以及建筑背景的规划师在土地管理部

门的协助下，主导着城市发展。为了适应永无止境的汽车出

行需求以及现代化的商业地产开发模式，他们主张拓宽道路，

重新规划中世纪延续下来的内城土地格局。这种极端的开发

模式或许加速了内城再开发政策的实施，却导致地方历史文

脉的流逝，降低了城市品质。

在德国，为了探索最佳方案，建筑师在很大程度上借鉴

了柯布西耶的城市梦、英国的田园城市和新城建设以及斯堪

的纳维亚的城市设计模式。在这个背景下，1975 年，柏林

在战后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建筑展（IBA: International Building 
Exhibition）造成了很大影响。该项目不仅推广了北欧的城市

设计理念，在英国的新城建设模式的影响下，用地规划也得

到了积极的推动。

2.2  1960—1975 年 ：城市扩张和更新
战后重建工作在这期间逐渐接近尾声，德国大部分地区

步入经济复苏的黄金时期。此时，面对不断涌入的欧洲南部

移民和持续增长的本地人口，城市只得采取更新和扩张的方

式来容纳增长的需求。城市更新项目中所采用的大型设计方

案经常会导致老旧的城市结构被大规模拆除，大面积的住宅

开发项目在设计中也仅保留最基本的功能。在西德，主导这

些更新项目的通常是自信满满的建筑师和颇具影响力的住房

管理协会，而项目管理和运维却由政府指派住房公司的一些

非专业人员进行。可想而知，这样的项目没用多久即宣告失

败。这期间开发的住宅仅仅在 20 年后就成为城市的沉重负

担。为了节省运维成本，城市不得不把这些房产卖给国外的

地产投资人。几年后，这里逐渐成为了移民、难民和其他社

会弱势群体的聚集地。

很快，大规模拆旧建新的城市更新模式就已跟不上时代

的需求，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更保守的路径，即保留或逐步更

新的模式，并在保留下来的旧城中心实行机动车禁行。这样

的更新模式如同有计划的绅士化过程，但不管怎样拯救了西

德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

另一个破冰性的建筑展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在柏林拉开

帷幕。该项目尝试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再开发模式，其中

最著名的一种是自下而上的自助式发展模式。在柏林的克罗

兹伯格（Kreutzberg），这种模式展示了其可行性。克罗兹伯

格曾是柏林同东德接壤的一个败落的城区，但是现在已成为

创意阶层的宠儿。

在这期间，传统的建筑和城市规划教育又一次受到了冲

击。首先，出于城市管理层的要求，某些技术大学引入了规

划的博士学位，如慕尼黑和亚琛。彼时，在英美的高等教育

体系里，规划教育已独立于建筑和工程体系。在他们的影响

下，西德的学术界泰斗，如阿尔伯斯（Albers）和激进的建

筑系学生利用学生革命的成果和新大学体制的优势，一致要

求将规划设置为独立的学科。

而此时的东德，却由于相对缓慢的经济增速和意识形态

的不同，延续了和西德大相径庭的城市发展路径。具有历史

风貌的老城中心在东德被视作是封建资本主义的残留，在城

市发展规划中并未得到重视。但预制板住宅却在任何有需求

的地方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和应用。

2.3  1975—1989 年 ：城市容纳式发展
这一时期的城市扩张和发展似乎遇到了瓶颈。新的住宅

需求增长基本停滞，过去的住宅项目已无法适应新的需求。

但整个社会的环境意识有了显著提高，并促进了对资源利用

的节制和绿地的有效发展。在地方政府和规划师看来，这些

变化意味着他们的工作要更多的向城市建成区倾斜，去确定

并开发遗弃的地块，以及提高现有居住区的生活空间的品质。

同时，规划和政策本身在发展中的重要性慢慢减弱，取而代

之的是由公共或私营部门发起的各类项目。

这也是规划行业迎接新一代规划毕业生的时期。相对以

往的毕业生，这些新生代们在设计训练的基础上接受了经济

方面的强化教育。教育内容决定实践模式，他们不再局限于

实体规划和城市设计，而是更多的通过自己在沟通交流和市

民参与中所需的团队协作能力寻求解决办法。

2.4  1989—2010 年 ：两德统一给城市带来的挑战
两德统一后，合并前的东、西德的城市各自面临着新的

挑战。西德城市停滞的人口增长使税收下降，直接导致用于

城市发展的公共资金总量持续下滑。迫于压力，城市不得不

重新定义中长期发展战略，降低发展预期和规划设立的指标

以应对这些挑战。这却与公众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支持不谋而

合。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最先在里约会议上得到推广，并以

“议程 21”（Agenda 21）的形式在欧洲城市实施。在德国一

些中型城市，如弗莱堡和海德堡，市长和市政府在这一新的

运动中展现了非凡的领导力，并证明了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目

标的可行性。这些转变迫使城市规划师重新思考他们的角色：

是满足于用地规划日复一日的技术工作，还是积极为资源节

约型城市发展战略献计献策？

鉴于上述发展的差异，两德统一后，德国政治和政策的

关注点迅速集中到前东德地区的城市和区域发展、住房市场、

衰败的工业以及整体发展态势等方面。这些城市早已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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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而下的“指令式”管理，对于自治和民主的市民参与可

谓相当陌生。可一夜之间，西德现行的法律体系、规划工具

和手段均覆盖了原东德的城市管理系统。于是，从地方到联

邦州，从各部委到州政府，东德不得不通过“结对子”的方

式，从西德相应机构临时借调有能力的官员，完成整个行政

体系在东德各地的复制。

联邦政府迫切需要面对的另一个挑战是重新定位柏林

的首都功能。柏林作为德国新的首都，不仅需要容纳各大

部委和各国使领馆，还有要为公共、半公半私和私营部门

创造合适的办公场所。同时，两德统一后，德国人口呈现

显著增长。1989—1996 年的 7 年时间里，全德人口增加了

500 万。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德国相对较宽松的避难法和

社会福利，吸引了来自非洲和中东等政局不稳定的国家的

难民。另外，战争中德国、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基

地和战备设施如何改造和转型、新的规划工具如何引入（如

GIS）、城市间如何合作等，都成为这个国家进入千禧年前

最大的政治挑战。

2.5  2010 年以后
德国的经济因势利导，蓬勃发展。这要归功于本土创新

高效的工业、向欧盟邻国庞大的出口额、中国巨大的经济

增量以及相应对德国技术和产品的需求。11 个多中心城市

群是经济活动最活跃的地区。各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出于需

要与周围的中小城市积极开展合作。于是，除了东、西德

之间的空间发展差距之外，制定多中心形态的城市群发展

战略成为了新的政治焦点。“宜居”成为政治家、企业、社会，

乃至后来也是规划师考虑的重要区位因素。类似扩建机场、

修建新的高速公路等大型基建项目越来越少，但人的流动

性却越来越强。

在过去的 50 多年中，德国的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历程为

规划行业和规划教育设立了基本框架。不难看出，规划师的

职责就是应对所处时代的各种挑战。第一个规划专业设立之

后的 40 年中，规划系的毕业生遍布城市和区域发展领域的

重要岗位，各自成为了主导城市发展的总规划师、规划部门

的领导、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还有人成为专业研究人员，

为不断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基地服务。这些毕业生所具备的综

合能力、政治敏感性、团队协作能力和沟通能力，使他们成

为各个部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3  德国规划行业的体制背景

德国独一无二的体制和政治环境，决定了规划行业所具

有的角色。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德国的政治决策体系即被

分为五个层级，分别是地方、区域、联邦州、联邦德国和欧

盟，每一层级都设置规划部门。虽然政府投资的力度不断减

弱，但公共部门仍是城市开发的主导者。所以德国大部分规

划师都在公共部门工作，其中也包括完全靠税收支持的半官

方机构。

根据德国的政体，各级的决策遵循政党民主制原则，也

就是说，地方的决策由当地的执政党制定。所以，选派的城

市总规划必须属于当选政党。通常遇到意见相左的情况时，

爆发冲突或是控制选票是政治中一些常见的解决方式。而这

种政体的不同之处恰恰在于主张寻求共识。不过事实上，规

划行业面对的多数情况，都是不同利益方对于争议的问题反

复讨论，直至最终达成一致。除了体制和历史环境外，造就

规划行业形态的还有一些活跃在不同层级的专业和科研机构

（表 1）。

表 1  德国规划行业的科研机构

建筑师协会 （Architektenkammer） 城市规划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专业组织，代表并控制建筑行业。出于历史原因，该协会对城市规划领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并认为规划是建筑行业的一部分。在德国众多联邦州中，仅有一个为规划师设立了独立的章程。这也是由于城市规划师施

加了巨大的压力。根据该章程的规定，规划师在没有受建筑教育的情况下，也可以被授予城市设计师（Städtebauarchitekten）

城市和区域规划师协会

 Verband der Stadt- Regional und 

Landesplaner（SRL）

主要由建筑规划师组成的小团体，其出版的《规划师》（Planerin）是面对专业规划师的学术刊物。同时该协会还定期组织

区域性的圆桌会议或国家级别的会议，促进信息交流和沟通

空间规划信息圈 

Informationskreis Raumplanung

该专业规划协会来源于多特蒙德规划学院的校友会

德国城市设计和区域规划研究所

Deutsche Akademie fuer Staedtebau 

und Landesplanung（DASL）
DASL 和 ARL 这两个研究所对会员资格的筛选十分严格。DASL 的会员主要为城市的总规划师或建筑和城市设计的高等

教授；ARL 的会员主要是区域和联邦德国层面的空间规划师，高等院校中与规划相关领域的教授，如法律、区域政策、

地理、经济等等。不过近些年来，它们的会员制度也逐渐发生改变，并且开始接受在校的规划师
德国空间和区域规划研究所 

Deutsche Akademie fuer Raumordnung 

und Landesplanung（ARL）

高等考试院 

Oberpuefungsamt

作为一个官方机构，在德国的规划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该院主要负责为公共部门的工程师颁发执业资格。有意愿

成为公务员的规划师们必须在公共部门经历两年的实习期，以获得执业资格。这个两年的在职项目由公共部门的规划师

设计，并不涉及任何大学。就像德国的律师培训体系一样，该培训系统（Referendariat）的位置十分有限，竞争很激烈



5 2015 Vol.30, No.5国际城市规划

克劳兹·昆斯曼    德国规划教育和行业实践

总的来说，目前主导德国城市规划行业的仍是建筑专业

协会（如建筑师协会）。像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RTPI）
这类强势且独立的机构还未形成。直到近几年，一些独立的

规划学院通过其项目导向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开始在

城市担任总规划师，或是在政府部门取得重要成就，整个规

划群体在国内才逐渐具有一定影响力，社会也才认可规划师

们开阔的知识面。

4  德国的规划教育 ：脆弱的环境

一直到不久前，德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与英语国家还有着

本质区别。这是了解德国规划教育的前提（图 1）。
上世纪 80 年代，高等教育部常务大会的改革委员会对

于各领域的高等教育情况进行了讨论。当时，还没有任何

专业机构可以为规划学院的课程授权。在专业机构缺席的

情况下，政府指派了学者、教授、学生和协会代表，并组

成规划委员会。经委员会讨论决定，将“施万博格模型”

（Schwanberger Modell）确立为独立设置的规划教育的国家

考试标准的框架。

在德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学有空间规划学院，如

柏林、多特蒙德、凯瑟斯劳滕、汉堡—哈堡、卡塞尔、科特

布斯和魏玛。只有这些学院才会为空间、城市和区域规划学

科颁发硕士学位。另外，埃尔夫特和纽廷根的专业大学也授

予城市规划的本科学位。城市设计方面，除了艺术大学和专

业大学的建筑学院，德国所有的建筑学院都会提供相关的专

业课程，如慕尼黑工业大学、卡尔斯鲁厄工业大学，斯图加

特工业大学、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多

特蒙德工业大学和汉诺威工业大学。在德国众多规划学院中，

多特蒙德大学的空间规划学院是全欧最大的规划学院，有超

过 1 200 名在校学生，目前仍是独立的综合性学院。

5  德国规划教育和规划实践的挑战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在全球化价值观、市场竞争、新型

信息技术的背景下，空间规划教育所制定的教育目标。德国

多特蒙德工业大学的空间规划学院将规划教育的目标定义为

六个方面 ：问题导向、研究导向、过程导向、行动导向、沟

通协作和跨文化的理解（图 2）。
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上述的规划教育和职业的背景为

讨论何为“正确”的规划教育奠定了基础（表 2）。
事实上，对规划教育进行设置的方法并不能一概而论。

虽然核心课程对于上述问题已有所涉及，但从本质上，规划

教育应该是对区域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区域体制的实际情

况的一种反映。这也是为什么各个国家的规划师要接受不同

的课程训练的原因。

6  规划学院对德国规划行业的影响

规划学院对这项职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德国的

图 1  德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特点

大学教育对各国学生都是免费的。全德境内所有大学的教学标准都相同，这是德国教育的传统，所以在不同学校之间转学是可行的。择校的因素有
很多，其中具有决定性的是大学所在城市的学生生活的质量，而大学排名显然并不是主要的。

1

高等教育（大学、科技大学、专科高校）原则上对所有接受过 12 至 13 年初等教育的人无限制开放的，但药学、建筑、生物、空间规划等几个热门
专业除外。自欧盟接受博洛尼亚协定后，德国的高等教育系统被拆分成两部分，即本科（3 年或 4 年制）和硕士（1 年或 2 年制）。博士学位要通过
自主研究获得。博士生项目也是教育体系里相对较新的元素。

2

所有大学均隶属于各联邦州，因此，各州的高等教育部对人事、课程及考试规则具有相当程度的发言权。而大学仅在规定的框架内享有一定的灵活性。
大学共有两种，一种是大学或科技大学，另一种是专业大学（Fachhochschulen）。这两种高等教育的学制有着不同的声誉。专业大学不具备做研究的
基础，因此不能授予博士学位。

3

德国大学的学院（Fakultät）均为自主管理，并采用院长轮换制。每个学院都有不同的系，每个系都有一位终身教授坐镇。这些教授根据个人的影响力，
决定研究和技术人员的数量，甚至包括助手和副教授的人选。招聘教授的消息通常会发布在报纸或专业期刊上，教授的聘用流程也是极其严苛的。

4

问题导向 • 规划并不是一门“书本科学”。学生们面对的是城市和区域发展的现实和问题，实际生活也是他们最好的实验室。

研究导向 • 学生们要时刻怀有一颗好奇心、活到老学到老的态度和创造性的战略思维，不断探索城市和区域发展中的未知领域。

过程导向 • 学生们不仅要学习画图，更应熟知各个层面的决策过程，应有从规划到建设的全局观。

行动导向 • 学生们要学习并完成从理论到实际、从知识到行动的转换，并在参与时具有说服力。

沟通协作 • 学生们要学习如何与他人沟通、与团队合作，如何倾听、让步、主持。

跨文化的理解 • 为了适应全球化的挑战，学生们要面对城市和区域规划中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体系以及多样化的规划文化。

图 2  德国多特蒙德工业大学空间规划学院的六个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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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规划文化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德国的规划师通常在哪

里工作？

当多特蒙德规划学院于上世纪 60 年代成立时，政府曾为

建立这所实验性的学院慷慨解囊。这么做最重要的原因在于，

作为德国最大的工业区，他们对于培训能够适应转型和更新

的人才有着巨大需求（Kunzmann Müller, 1976）。诚然，判断

一所学院或一个职业对于区域的影响并不容易，但可以确定

的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多特蒙德规划学院的毕业生网络在

整个区域盘根错节，并对区域空间和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影

响。类似的情况在柏林、汉堡、凯瑟斯劳滕和卡塞尔也发生着。

通常来讲，规划学院的毕业生进入规划行业并找到一份

合适的工作并不是什么难事，大部分人被不同级别的政府部

门所吸收。上世纪 70 年代，出于加强地方能力的考虑，很

多小城市获准给政府扩编，不少城市在这期间招聘了很多规

划师。他们涉猎广泛，熟知规划法，通晓城市设计，具备从

地方经济发展到环境保护的知识。这些技能帮助他们胜任日

常工作中各个方面的任务。由于建筑学院的毕业生常常被当

作城市设计的专家，规划学院毕业生的优势就更凸显出来，

政府也越来越倾向于请规划师负责管理地方发展规划的各方

面内容。

另外一些毕业生，有的没有直接在政府部门找到工作，

或不愿受行政工作的束缚，有的没有在心仪的城市找到合适

的机会。这些人便“自立门户”，有的当了咨询顾问，成立

了自己的小公司，专注于规划行业中自己中意的某个领域，

比如地方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环境评价、社区发展等等。

有的成为主持人和协调人，也有一些得益于由于政府转型产

生的规划外包的需求。实践证明，正是规划教育的开放性课

程和对于实际项目的聚焦，使这些规划师们的工作如鱼得水。

上世纪的最后 25 年，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在德国

拉开帷幕。很多城市通过推行“21 议程”（Agenda 21），积

极推动环境总体发展政策的落实。规划学院毕业的规划师是

环保的先锋。然而近几年，随着实施过程的深入，对于环境

规划的专业技能的需求不断上升，普通规划师也就不像 10
年前那样受欢迎了。

相当数量的规划毕业生，特别是多特蒙德的毕业生，

在区域和地方经济发展领域也找到了理想的机会。在政府

机构和一些新成立的政府性质的社会团体中（如区域发展、

技术交流机构等），由于具备宽阔的知识面、分析能力、沟

通技巧和务实的战略思维，这些毕业生很快被晋升至管理

岗位。

另外值得一提的变化是，德国的空间规划专业原本是专

门为政府部门培训规划师的。所以按道理，选择这一专业的

学生也期望走上这条职业道路。直到最近，随着房地产和资

产投资领域在德国兴起，规划师才开始考虑进入这些领域。

总的来讲，德国现代规划教育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一

些规划学院的毕业生在职业领域有所建树，甚至在国家担任

领导职位。最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级别上，他们可以选择聘

请规划师而非建筑师，并且他们也确实常常这么做。

7  德国规划学院所面临的挑战

与建筑、药学、土木工程或商业管理等专业不同的是，

规划在学术界仍旧是后起之秀。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行业目前

面临着如此之多的挑战（图 3）。
德国的经验表明，正是以上这些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因

素，培育了规划圈所面对的复杂形势，虽然这个圈子自己并

不喜欢将自己标榜为一个学术圈。但挑战是明确的。但即便

表 2  关于何为“正确”的规划教育所引发的讨论

论述焦点 内容

理论 vs. 实践 相对于理论教育，德国的规划学院一直将职业需求作为教育设置的首要因素。不过近几年，对于理论教育的兴趣有所增长。当然，如何

对规划教育进行设置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讨论，特别是当建筑背景的规划师面临争议时

知识技能 vs. 综合能力 这个问题与上面的讨论有很大联系。不过，规划行业虽然总在批判其课程设置的肤浅，但也意识到，知识总在飞速地更新换代，传统技

能被新技能替换，就像手绘逐渐被电脑制图所取代一样

设计 vs. 社会政策 规划应偏重设计还是属于社会政策，这一直是饱受争议的话题。争议本身源于对规划教育的本质讨论，以及建筑师和规划师之间无休止

的“战争”。当然，空间发展的第三个层面——也就是社会层面——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未来的社会，将是一个政府放松管

制的世界。这样的社会更需要专业领域的人才和创新的技能，而非泛泛之辈。最后能够终结这个争议的方案，可能是两个专业共同举办

博士的专业课程

生态保护 vs. 经济发展 除了意识形态的特点外，是倾向于生态保护还是经济发展这个问题，与这两方面的权重以及规划道德这个新兴词汇紧密相关。目前，全

德国的规划师都面临着高失业率的现状。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迫”将环境保护和绿地使用置于优先地位，创造就业和棕地开发位居

其次。这也是所有规划师的共识。但事实上，不论在职业领域还是大学里，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似乎永无休止

绘画制图 vs. 体制程序 注重体制程序的学习可谓是独立规划教育体系中的特色，也为相对成功的规划实践奠定了基础。然而，仍有学校将教学重点放在学习遵

循体制框架的制图方法，而对于不同决策层引导规划体制程序的学习却比较落后

公共部门 vs. 私营部门 与私营部门合作已经成为空间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并已经被纳入规划章程中。不过，私营部门究竟应与政府以多少比例分配建设任务、

规划学院应多大程度上以私人开发商作为客户，仍存在很多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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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规划教授仍需各自制定合适的路线图，考虑设置什么

样的课程才能培养合格的规划师。

8  德国规划教育的未来

德国规划专业和教育究竟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很难预

判。诸多因素可以对未来造成影响，比如国家未来规划教育

的发展、规划学院克服内部破坏力的能力、以及它们宣传自

己行业的能力等等。

此外，规划师和规划机构是否能在引导空间发展时，通

过提供空间信息、设计更经济适用的生活空间以及平衡空间

冲突等方式赢得信誉，也是影响规划教育未来的重要因素，

因为职业信誉无疑是未来通向成功的保障。政府及其他公共

部门是提供规划服务的主要机构，因此，他们所提供的服务

未来必须更加专业化。也就是说，在不断多元化的地方和区

域的环境里，规划师应该在指导城市的可持续空间发展方面

提供专业服务。是否能够应对这些需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规划学院的适应性和灵活度，以及规划行业随机应变的能力。

更进一步讲，目前整个行业的发展进程将直接影响公共、半

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分工。其中，半公共部门在德国逐步

成熟，它为规划师提供的新机会将平衡在公共部门流失的工

作数量。尽管如此，不确定性却来自于不同背景的同行带来

的竞争。之前，最大的竞争来自于地理学背景的同行。虽然

有趋势表明，地理学家逐渐回归传统的地理学领域，但这也

不确定。建筑背景的同行带来的竞争随着建设周期有所变化。

经验表明，当建设行业蓬勃发展时，建筑师会将更多的经历

放在建筑设计上 ；而当经济衰退影响到房地产行业时，建筑

师则会将重点转移至城市设计、城市化、实体规划上面。但

只要当前的宏观经济战略仍旧盛行，经济学者所能带来的竞

争微乎其微。

规划教育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将会依赖于各个规划学院

内部的特色、追求以及在校内外建立战略同盟的能力。无论

如何，这个行业会愈发国际化，或者至少愈发欧洲化，这一

点是毋庸置疑的。职、教两个系统趋于一体化，这也会使

世界通用的英语在顶级的规划教育和研究中成为常用语言。

但同时，这些变化也会促使规划教育分化为两类。一类在德

国传统的区域规划和决策系统的基础上，为各地培养卓有

远见的规划师 ；另一类则更着眼于理论和全球规划的视野，

培养国际规划师。然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所德国规划学

院有能力且愿意为培养这两类人才贡献力量，导致一些规

划学院只着重培养本土规划师，而另一些可能会尝试与外

国大学进行合作，在特定领域共同提供硕士、博士或博士

后的课程。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未来政府权力有下放的趋势，

即使对规划和规划师存在批评和轻视，规划的职业地位还是

稳固的。随着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多元化，法定图则的制定逐

渐被沟通所取代，广义的规划因此在公共部门持续保持着重

要性。当然，德国的规划学院在为公共部门输送人才、提供

研究支持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不过，他们是否能继续维持

这样的势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学院能否在结构创新、

欧洲网络、自信的建立和对外宣传等方面不断提升，以此证

明它们在全球经济的背景下，对于地方和区域管理及规划的

竞争力。

总而言之，规划实践和规划教育的未来将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国家未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而国家又是欧洲或

者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由于金融危机和国家主义的回归，欧

盟一体化的政治愿景受到了威胁。但这场危机与规划并没有

图 3  德国规划学院面临的挑战

1 德国的大学越来越倾向于追随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脚步，这却使得规划学院在职业领域甚至整个社会的重要性难以持续。在全球化和技术革新的时代，工商管理、
生物制药、信息技术等专业成为大学的宠儿。而全球大学排名和近些年产生的“非升即走”的科研压力给专门培养专科人才的学科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和自
然科学一样，在国际杂志上发表论文比教育未来的从业人员重要百倍。研究取代了教育，成为规划教授们的首要职责。

5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大部分规划学院的课程设置是在规划学科完整的课程体系上，再加入与空间相关的课程。当然这种行为是受到资金限制的。不过如果这样
做的话，加课就要变得比定义规划核心课程还要重要，但终身教职的制度却并没有给调整教师队伍留出多大空间。

2 虽然德国的规划学院已经证明了它们的实力和正确的教育方式，但却少有外部同盟，也未特别形成有影响力的专业协会。公共和私营部门似乎也不太在意新规划
学院中各类课程的存亡。

6 跨领域是另一个挑战。早在筹备阶段，跨领域这个概念就被认为是规划教育和研究的核心概念。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规划学院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老师在研究、
教学和发表文章的时候尝试了不同形式的合作。大部分人的兴趣、见解和感觉都非常个人化。在规划学院也很少能看到三个教授自愿同时出现在讲台上。

3 各大学内部对规划学院一直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杂家“什么都知道”的态度和偶尔具有强烈使命感的热情，并不是在体制内交到好朋友的良好品质。因此，
它们不止一次被区别对待甚至是对立。

7 尽管这些学院在教导城市和市民如何规划未来、如何创新、如何战略地思考和行动、如何管理和营销城市时很有一套，但回到自己的制度里，如何做到这些、如
何有效地宣传自己的学院反而成了不可完成的任务。

很多规划学院的教职人员具有不同的专业背景，且仍活跃于原来的学术圈。这使得不论在校内还是校外，他们都很难宣传自己的学院。在聘用机制的作用下，学
院也倾向于聘请各个传统学科（如经济、建筑、法律）的人才，但改变聘用机制绝非易事。规划虽是一个备受尊敬的专业，但学院内工作机会不多，规划学院相
对少之又少，终究势单力薄。鉴于此，规划领域的学者与其推销自己创新性的跨领域专业，不如选择依靠原专业的圈子（社会学、建筑、经济、地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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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联系。规划师和建筑师一样，只是其中的一颗棋子，推

动基础设施的发展、创造有吸引力且经济适用的生活空间、

也带来了土地投机和房地产泡沫。

9  总结

关于规划教育的方法、目标和职业道德，规划师作为杂

家和专家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社会发展、创新发展和可持

续发展中的职责，作为杂家去应对繁杂的状况，以及作为空

间冲突中的调停者，类似的文章在德国以及其他地方已多有

涉猎。规划师们被要求在面对公私利益冲突时维护公共利益、

面对穷人富人时维护穷人、面对男人女人时维护女人、面对

本国人和移民时维护本国人、面对大自然和人类活动时维护

自然。而如何定义“设计”在规划中的角色，以及“经济”

在空间发展中的重要性，也饱受争议。文献中有很多关于规

划师的技能和竞争力的建议，例如：他们应该在大学中接受

教育，应该有能力应对复杂的任务，应该有能力起草发展方

针，有能力与市民、投资商、开发商、不同领域的专家沟通，

能够团队协作，能够在经济优先的压力下维护空间发展的质

量。通过对过去经验的学习和对未来的科学预测，他们的所

想所为应该达到战略性的高度。上述这些方面很多都已超出

地方规划的范畴。诚然，传承地方的传统和经验，学习国外

和其他领域的成功案例，都可以帮助克服地方的发展瓶颈，

并开启通往未来的光明之路。

未来的挑战，应该是决定和指导规划教育的原则。除此

之外，规划教育者还应遵循以下 7 条“黄金定律”（Kunzmann, 
2015）：

第一，规划师必须保持激情、热爱工作，虽然每天都会

经历不同的痛苦和挣扎。他们的工作机构聘请他们处理城市

和区域发展中的挑战，同时他们也必须对自己工作的机构有

足够的认同感。

第二，规划师的职责是为人民和他们的生活、工作空间

做规划。所以他们应该听取市民、商店店主、农民、生产者、

消费者、公共汽车司机、记者的声音，同时也应与反对他们

的规划战略的群体保持沟通。仅仅阅读一些德、英、法语的

书籍或是学术文章是远远不够的！

第三，规划师应保持独立地思考和行动。他们应该对流

行的思维和主流行为具有一定的免疫力，并对客户和目标群

体的期望有相当程度的抵抗力。

第四，规划师应敢于讲出所知所想。他们不应在学术圈

里抱团，而应积极为社会和环境问题和战略寻找战略同盟。

第五，规划师虽然对人民和环境有所承诺，但必须清楚

地认识到经济在城市和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也应了那句

话：“笨蛋，问题还是在经济！”规划师对经济思维理解得

越深入，就越能有效地为自己的立场辩护。

第六，规划师要具有全面思维的能力，虽然最终还是要

落实到地方的发展挑战，并聚焦在自己工作的领域。他们不

应对乌托邦式的规划心存畏惧，虽然出发点仍应是现实的。

他们也应知道，如何把知识付诸行动。

第七，规划师应该走出自己的领地，去学习他人成功或

是失败的案例。尽管需要如此，但直接复制别人的经验并不

可取。只有向其他城市、区域甚至国家学习最佳实践，并同

时清楚地认识到可复制性和转移性，才能达到学习的目的。

这 7 点其实也是好的规划教育应该传授给学生们的技

能。规划是一种职业，需要付出一生的激情，明确使命，去

思考用地的合理性、拯救面临毁坏的地方、为宜居城市和区

域的延续创造空间。在欧洲如此，在中国也是一样。

文中图表均为译者根据原文内容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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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1 德国大学规划学院的网站

柏林工业大学（TU Berlin）：
http://www.tu-berlin.de/
科特布斯工业大学（TU Cottbus）：
http://www.cottbus-tu.de/ 
多特蒙德工业大学（TU Dortmund）：
http://www.tu-dortmund.de/uni/International/index.html 
汉堡港都大学（Hafen City University Hamburg）：
http://www.hcu-hamburg.de/en/ 
凯瑟斯劳滕工业大学（TU Kaiserslautern）：
http://www.uni-kl.de/startseite/ 
卡塞尔大学（University of Kassel）：
http://www.uni-kassel.de/uni/index.php?id=17 
慕尼黑工业大学（TU Munich）：
www.ar.tum.de/.../master-of.../msc-urbanistik-landschaft-und-stadt... 
魏玛大学（Universität Weimar）：
http://www.uni-weimar.de/de/universitaet/start/ 

 2 德国高等专科学校的规划学院网站

纽廷根高等专科学校（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Nürtingen）：
http://hfwu.de/index.php
埃尔夫特高等专科学校（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in Erfurt）：
http://www.fh-erfurt.de/fhe/en


